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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萍洲岛
钟石山

潇水走了很远
湘水走了很远
我走了很远
我们于萍洲岛相会

端坐于洲尾
左手放入湘水
右手放入潇水
轻轻拨弄

背靠南风
背靠萍洲书院
眯上眼睛
我离橘子洲头便越来越近

今夜我在山顶看星星
邓星照

是 星 群 和 风 把 我 留 在
山顶

仰望和感动是我一个人
的事

时光缓慢地掠过
黑暗中的每一株草木
它们气息浓郁，沉稳而

安静

我还是要下山，顺着流水
的方向

回到广大的人群
和深情的土地
我坦然、坚毅而宽容

是爱和责任
把我们长久地留在人间

粽香悠悠
唐志平

小时候过端午
邻居家的粽香诱人
更诱人的，是煤油灯下
父亲口中的
蓝墨水的上游，屈子怀沙
是这香味的由来
和划龙舟的渊源

如今，粽子形貌多样
口味多样
不变的，是父亲传下来的故事
让我和我的孩子们
依然获取动力和营养

故乡
吴和君

几缕炊烟绕行在布满青
筋的手指间

越过低矮的青瓦檐
不知去向，一只归巢的鸟雀
在门口老槐树枝桠上，不

知为何突然有了停顿——
它的鸣叫划过一道无规

则的弧线……

一列火车悠长的汽笛声
忧心忡忡地闯入前方的暮色
打破了小站的寂静
一个人简单的行囊，重了几分
暮色，也重了几分

不知名的风
轻敲着城市陌生的窗
窗外月色如昼
多少人没有远方，就有
多少人没有故乡

写意江南
宁君

远山迢递，阡陌纵横
风牵着绿任性蔓延
嫩柳枝抽打着蛙声
催醒荷叶田田

烟雨如期而至
小巷曲径处
有一袭青衣，一柄油纸伞
青石板街道两旁
黛瓦青墙，朱檐琉璃

虚掩的西楼
仿佛有一双洁白柔荑
无力推开朦胧暮色
摊开一张素绢
绣下这如梦如诗般的江南

看到
王唯

半枯的树开了一朵玉兰
只有站在四楼窗口的我
能看到
我内心升起的喜悦
只有那株绽放花朵的树
能看到
当我下楼买菜
路过那棵树

我们含笑致意
擦肩而过

捕捉春光
李红霞

此刻，碧水荡漾
万物在晨露里醒来
青草密集的土地
牛埋头反刍春光

风早已备好花香
背相机的返乡客
用镜头抵达
故乡的深处

那点点金黄
撩起思绪
有感动，悄悄地
和春天一起生长

老屋
刘超武

像个入定的老僧
老屋，只留下空与寂
回应我含泪的眼睛

屋后的茅草
以主人的姿态
占领着庄稼地

我在春天里
等仲夏的夜
等飞舞的萤火虫
等彻夜嘶鸣的蛐蛐
等一把老蒲扇
慢慢摇出童年的光阴

醒来
罗红英

清晨，有鸟儿摇响闹铃
村庄模仿母亲，“吱呀”一

声打开大门
一粒鸟鸣模仿露珠，滴进

花的蕊里
一颗露珠模仿阳光，慢慢

褪去羞涩
一条小溪模仿牧童，吹响

悠悠短笛

傍晚，一缕炊烟模仿母亲
喊我回家吃饭

梦中，村庄时常模仿母亲
喊我常回家看看
乡愁，应声醒来

劫数
杨秀

很想匀一半金色
填进眼里。而悲伤
却如野草般疯长

心里的湖水，随时会决堤
爱我的人独自藏进土里
——他藏得那么深

从此，我爱着一个影子
爱着阳光遗留在大地上
那幽暗而又飘零的部分

读你
刘兰岚

捧着天上的白月光
夜色在读它，流水在读它
古人在读它，我也在读它
读了千年……

在溢满深邃的路径里
划出一道口子，摊开想象
梦游唐风宋雨的曼妙
在不经意间轮回、辗转

而你
却走了过来……

萍洲书院
龙新

一叶扁舟
满载一船风骚
在蓝天碧水间逍遥

石阶 青瓦
把历史的轨道
铺开

潇湘水 汉白玉
将几千年的故事
诉说

钟声悠悠 庭院深深
回廊绕绕 竹林郁郁
人随心走 心随人走
走着走着
已成历史

●湘西南诗会

邵东诗群作品展

母亲有个心愿，我却不知道是什么。
那天中午，母亲打电话叫我回乡下，说宰了一只鸡。我

刚上任，一摊子事等着处理。大小饭局，我请人家，人家请我，
从月头排到了月尾。我实在分身乏术，直接跟母亲说，没空。

母亲说，家里的老母鸡宰了。我有些惋惜。我和妻子都喜欢
这只老母鸡，它下的蛋，又大又圆，两个孩子都用它的蛋来补充
蛋白质。我跟母亲说，老母鸡肉太硬，不好吃，很多人都不吃。而
且，老母鸡鸡头的毒素高，鸡脖子淋巴多，鸡屁股病菌多，是万
万不能吃的。平日里，鸡头、鸡脖子、鸡屁股都被母亲吃了。

我煮了一个晌午，你得回来。母亲在那头哽咽。我不得
不赶回家。母亲已经把一大盆的鸡肉端上桌子，喷香喷香
的。这么多？趁儿子不在，我啃了一只鸡腿。公鸡也老了，一
块宰了煮。我十分诧异，那只公鸡是母亲的宝贝，一身羽毛，
通红似火，“喔喔喔”的打鸣声，嘹亮，威武。重要的是，这只
公鸡和我的小儿同年，拉长脖子，和小儿一样高。小儿和这
只公鸡投缘，每次回家，手里总有扔不完的玉米粒儿。

母亲把碗筷递过来说，赶紧吃吧，知道你忙，事多。吃不完
的，打包回去。你也吃。我挑出一块胸脯肉，轻轻放进母亲的碗
里。母亲看了一眼，徐徐地把肉夹回盆里，颤颤地说，娘老了，
吃不动。说完，母亲把头偏向一边，抬起手，用袖襟抹了抹眼
角，低着头走开了。不知母亲是真的吃不了，还是舍不得，亦或
是不忍心，毕竟这只老母鸡和她处了六七年，有了感情。

我瞥了一眼，母亲的眼角淌着泪水，袖口润湿了一大块。
我把口中的鸡肉咽进肚里，放下碗筷，打着嗝说，母亲，别伤
心。生老病死，每个人都逃不过，何况是鸡。母亲说，娘老了，怕
是也逃脱不了。娘这辈子，苦尽甘来，有个出息的儿子。儿子给
家里争了光，添了彩，本该知足了。可是，娘还有一个心愿。

我正听着，母亲却突然没了下文。
母亲把剩下的鸡肉打了包，叮嘱我尽快送回家。我刚上

车，母亲追了出来，从身后甩出一把鸡毛掸子，交到我手中，
缓缓地说，娘老了，这是娘能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娘这辈
子，没其他奢望，只求……母亲吞吞吐吐，又突然没了下文。

下午还有一个重要会议，会后还要处理几件紧急的事
情。我把鸡毛掸子和鸡肉端进车尾箱，急急忙忙往城里赶。

我直接去了单位，马不停蹄地开会，谈话，奔赴饭局，直
到两天后，被车上的气味呛到，才想起尾箱的鸡肉来。我捏
着鼻子把鸡肉和鸡毛掸子捧出来，扔进垃圾桶，从单位开车
回家。一路上，想着母亲的鸡肉被我糟蹋，很不是滋味。快到
家了，我突然感到那把鸡毛掸子别有不同，掉头返回单位，
捡起鸡毛掸子，冲洗干净，放回车上。我很庆幸找回了这根
鸡毛掸子，上面的羽毛全都来自那只老母鸡和大公鸡，红黄
相间，长短搭配，一圈一圈，紧密缠绕。我捏着这把鸡毛掸
子，像拎了一把秤砣，忽地沉重起来。

如母亲所说，她老了，没多久躺进了医院。我还是很忙，
离开办公桌半个小时都不行，没多长时间陪在母亲身边。母
亲临走前，已经无法言语，我把脸贴上去，隐隐感到她在说：
孩——子，听话……

“听话”两字把我拉回童年。小时候，每每犯错，母亲都
会捏着一把鸡毛掸子，佯装打下来，嘴里反复念叨，再不听
话，打你屁股。

母亲是一名下乡知青，母亲的父母是知识分子。后来，
母亲嫁到村里，成为地道的农民。母亲走了，我却不知道她
的心愿是什么。母亲留给我的，只有一把鸡毛掸子。我把它
带到办公室，挂在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每每彷徨不安，犹豫
不决时，我都会静静地望着它，直到心如止水，清风自来。

（陈海红，新宁县人，作品散见《微型小说选刊》《长沙晚
报》《羊城晚报》等刊物）

●百味斋

母亲的心愿（小小说）

陈海红

最难忘那年去湘西，到古
丈正是午饭时候，随意走进一路
边小店，见厨房里摆着刚从山上
采来的竹笋和薇菜，堂屋里则是
一筐筐新摘的嫩绿的茶叶。

拣几片茶叶细细咀嚼，似
是把春天含在了嘴里，绿色的
汁液徐徐沁出，一丝清香，一丝
寒凉，这就是绿色的味道吗？

店家小主把鲜叶倒进一口
大锅里不停地翻炒，然后倒入
簸箕中反复揉搓，揉搓后又倒
入锅中翻炒，待我们吃完饭，那
锅里的茶叶已半干。小主人烧
开一壶山泉，将刚制的茶叶放
入壶中，给每人倒了一杯茶水，
那种清冽香纯一下就征服了我
们的嗅觉和味蕾。

端着茶杯走进茶园，放眼
望去是铺天盖地的绿，那绿层
层叠叠，高低错落，整个山头除
了穿着花衣的采茶姑娘，竟没
有其他颜色。走近茶树，只见一
簇簇嫩芽娇柔地立在枝头，绽
放着似黄似绿的妩媚，下面的
老叶以深绿的宽厚，托着这群
刚冒头的孩子。老枝新叶，就这
么传承着绿色，更替着生命。

采茶姑娘的手像蝴蝶一样
轻美地掠过枝头，那翠绿便被

采进了竹篓，带着初春的雨露，
带着泥土的芳香，去另一方天
地绽放，把绿色辐射到廊桥竹
楼、酒肆茶庄、客厅书房，让一
缕春色永驻人间。

智慧的调皮的茶，是在和
人捉迷藏呢！它脱去了鲜活的
外衣，缩手缩脚变成了干练的
老者；它褪去了娇艳的碧绿，改
头换面成了内敛的褐色。但那
只是迷惑你的伪装，当你抓着
了它，将它泡进滚水里，那茶便
慢慢舒展开来，那绿也一点点
洇染出来，杯中就春意盎然了。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
茶啊，净身于日月之下，生长于
天地之间，受阳光轻抚，吸雨露
精华，便自有一股灵气。虽经翻
炒揉搓却初心不改，只将耀眼
之绿隐藏贮存，待滚烫的召唤
来临它便还原本色，溢出清香。

周作人先生在散文《喝茶》
中曾道：“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

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
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
可抵十年的尘梦。”这是文人学
士古朴雅致之品茗。当今社会，
瓦屋纸窗已是罕见，茶具茶器却
是百样千种，但喝茶的意境却依
然是素雅静好。如果说酒吧是激
情的去处，餐厅是热烈的场所，
茶室则是定神安心的雅地。品茗
饮茶，最佳的伴侣是围棋，是书
籍，是轻言细语的交谈。

其实用玻璃杯泡绿茶，更
能体味茶形状的复苏和绿色
的回归。舀一勺茶叶放入杯
中，倒入滚烫之水，轻轻的，柔
柔的，它醒了；睁开眼，伸伸
腰，它动了；甩甩臂，踢踢腿，
它手舞足蹈了；待到根根芽叶
直立水中，茶的芭蕾就开始
了！一杯绿水浓缩着春天，你
轻轻抿抿，春天的阳光便照耀
在你心头，春天的味道便让你
心旌摇荡了！

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有一首
写茶的宝塔诗，甚为有趣：

茶，
香叶，嫩芽，
慕诗客，爱僧家。
碾雕白玉，罗织红纱。
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
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

朝霞。
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

后岂堪夸。
茶何曾只是慕诗客爱僧家

呢，它早已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它也无需白玉红纱，陶瓷瓦罐
亦可泡茶。被西方人称为“神奇
的东方树叶”的茶，究其实就是
一种树叶！它压抑着社会的浮
躁，制衡着人类的物欲，洗涤着
混浊的杂念，给人们一份清醒，
一份自然，一份返朴归真，一份
乡土气息。咖啡可可，属于浓烈
的都市文化，而绿茶一杯，才是
泱泱大国的老庄精髓，是气定
神闲的东方表情。

带着一罐新制的绿茶，我
离开了古丈，也将一脉绿色带
回了都市。

（陆曼玲，1954年出生于
武冈，曾任邵阳市广播电视局
局长）

●樟树垅茶座

品 绿
陆曼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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